
第１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５
Ｓｅｐｔ．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７

论巴恩斯《生命的层级》中爱之本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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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曾在多部作品中书写了爱这一主题。其２０１３年的作品《生命的层级》从天空、大
地到墓穴三个垂直空间层次，叙述了三位主人公的经历及巴恩斯自己失去爱妻派特·卡瓦纳后的感受。从爱作为想象

性生存建构模式、作为对话性的伦理范式以及作为信仰性的实践智慧三个方面探讨爱的本质。巴恩斯从个体经验出发，

试图以爱作为一种救赎与信仰，形成生命的基本范式，以构建生活经验与知识的真实内涵，从而确立情感的智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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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布克文学奖得主、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ＪｕｌｉａｎＢａｒｎｅｓ）曾在其多部作品中书写有

关爱的主题。例如，小说《１０１／２章历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１０１／２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１９８９）、《福楼拜的鹦鹉》

（Ｆｌａｕｂｅｒｔ’ｓＰａｒｒｏｔ，１９８４）、《尚待商榷》（ＴａｌｋｉｎｇｉｔＯｖｅｒ，１９９１），以及小说集《律动》（Ｐｕｌｓｅ，２０１１）、《柠
檬桌子》（ＴｈｅＬｅｍｏｎＴａｂｌｅ，２００４）都体现其对于围绕爱所展开的情感以及伦理话题的特殊关注与思考。
在后现代多元景观的背景下，巴恩斯始终认为人类的心灵与情感是一种持续而稳定的东西，可以从历史

洪流中拯救我们［１］１３。而在２０１３年推出的作品《生命的层级》（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Ｌｉｆｅ）中，巴恩斯将真实生活中
自己丧失爱妻的悲痛事实与虚构创作交融，深入地表达并探讨这一主题。这部作品从天空、大地到墓穴

三个垂直空间层次，叙述了三位主人公的经历及其自己失去派特·卡瓦纳后的感受。该作品将虚构文

本与非虚构文本并置，外部世界经验与内在情感体验书写相结合的方式，探问并剖析了生命本身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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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其中充满了关于爱的深刻哲思与剖析。作品中有关爱的探讨较之以往作品更为集中而具体，已经超

越了通常意义上文学文本本身有关爱的主题的热情表现与渲染，而是上升到爱的本质层面，具有一定的

哲学内涵。纵观西方思想史，对于爱的探讨早有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柏拉图《会饮篇》有关爱的形而

上学式的探讨，将爱看作进入理念的一种方式，“将爱理解为将事物凝聚在一起的冲动和力量”［２］。法

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爱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当
今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的流行之爱的概念之外，巴迪欧也尝试另一种爱的观念，一种具有普遍性，涉及

人经验建构的爱。在这一点上，巴恩斯有着同样的诉求。本文试图结合以巴迪欧为代表的当代思想家

的相关理论，分析《生命的层级》一作中爱的主题之表现，爱之形式之呈现以及爱之本质的探讨，从爱作

为想象性生存建构模式、作为对话性的伦理范式以及作为信仰性的实践智慧三个方面，试图论证：无论

在文学创作还是个人的生命体验层面，巴恩斯试图从个体经验出发，以爱作为一种救赎式、信仰式的建

构力量，在现代社会伦理危机语境下形成伦理基本范式，以构建人经验与知识的真实内涵，确立情感的

智性维度。

１　爱：想象性生存建构模式
阿兰·巴迪欧对于伦理与情感在当代商品社会语境下的本质与作用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反思。他认

为“现代社会遵循着一种资本逻辑，经济景观转化成了一种冷漠的公众共识。这其中必然导致了伦理

与情感的缺失”［３］３０－３１。在《爱的多重奏》中他又对爱的本质进行了论述，“爱是从某种相遇开始的。这

种相遇，我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赋予一种事件的地位，也就是说无法进入事物的直接规则的某种事

物……爱不再是相遇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封闭关系，而是一种建构，一种生成着的生命”［４］６０－６１，突出了爱

对于经济社会伦理涣散的语境下，不可或缺的建构作用。巴恩斯在《生命的层级》一作中透过浪漫之爱

的表象探索普遍之爱的本质，强调其建构意义。在作品中将热气球运动与爱进行类比，说明爱之于人类

具有一种想象式的、生存维度上的建构意义。在作品三个部分的开端，巴恩斯都有一段相似的陈述：

“当两件事物放到一起后，世界开始改变”，首先点明了爱的创造性内涵。这也是巴恩斯思考爱之本质

以及构建文本结构的基本思路。小说的前两部分“高度之罪”以及“水平面上”，巧妙地成为后文第三部

分“深度的丧失”中关于丧妻之痛深入书写与剖析，讨论爱之本质的铺垫与基础。

在作品的第一部分“高度之罪”中，巴恩斯是将爱与人在高处的存在感与幸福感等同的。以纳达尔

（Ｎａｄａｒ）作为现代人的代表，在宣告上帝消失的语境下，热气球运动成为人类把握、体验生活本真意义的一
种有效的方式。正如文中所提到的，“气球飞行员不需要借助魔法就可以探访上帝的领地，然后占有

它”［５］１３。气球飞行所特有的飞行高空，超越地平线而占领神圣领域的权力似乎展现了人类超越日常平庸

的可能性。在小说中，高空中的一个个热气球成为人类向高处和深处探索的一种实践活动。在高空中，人

们像鸟类一样体验着克服重力，以及其他自然外界条件的自由之身，“热气球代表自由———然而是一种臣

服于风和天气的力量的自由”［５］９。而谈及热气球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真实感受，文中给出了答案。物理学

家Ｊ．Ａ．Ｃ．查尔斯博士于１７８３年１２月１日，成为登上氢气球的第一人，他精妙地描述了他的这种行为以
及内心感受，“当我感受到我自己，逃离地球时，我的反应不是单纯的快乐而是幸福。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

上的体验。这么说吧，是一种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在活着的感觉”［５］１２。而主人公弗雷德·伯纳比（Ｆｒｅｄ
Ｂｕｒｎａｂｙ）感到“精神在上升”［５］１２，萨拉·贝哈特（Ｓａｒａ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则认为“热气球运动是一种极致的自由
的象征”［５］１３。然而，纳达尔将摄影与热气球的结合，则象征着一种结合水平与垂直方向的思考与透视。在

第二部分中，巴恩斯则把故事从高空拉到了水平面，将放在一起的两种事物转化成两个人。“如同热气球

与摄影相遇带来的超然感受与精神高度，魔法与真实的相遇，那就是爱”［５］３７。

巴恩斯并未急于阐述本体———爱的观念，而是首先利用热气球运动的体验这一喻体将主人公有关

爱的感官体验承托出来。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巴恩斯所描绘出的一些爱的特征。巴恩斯所言的爱是一

种精神上超脱于日常个体活动的体验或者感受。这种体验能够使人的生存感得以确定和加强，身体和

精神同时处于平静状态。因此，爱是一种生存论层面的体验，是一种更具深度的存在方式。正如上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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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爱如热气球运动一样可以被看作一个事件，一个把“两种事物”、“两个人”放在一起后，使世界发生

改变的事件。纳达尔将摄影与热气球结合起来，代表着世界的一种进步，处于永恒地探索与认知的变化

中。这些都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自己，或许更多的真理［５］２６；而在舞台上的演员贝哈特与上校飞行

家伯纳比，两个所谓“比生命本身更高贵”的灵魂的相遇，并未达到对等，停留在了水平之上；最后一节

巴恩斯则提出悲痛实则是爱所构建出的模式的瘫痪。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爱的观念，着重表达

两个个体的相遇，即爱的开始。哲学家巴迪欧认为现如今，爱已经陷入重重包围，应该如同诗人兰波所

言，爱需要重新创造［４］４２。换句话说，巴迪欧强调了爱的建构意义，“爱在生命中发明了不同的持续的方

式。在爱的体验中，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将面对一种全新的时间性”［４］６４。而奥特利（ＫｅｉｔｈＯａｔｌｅｙ）在兼
具哲学性与科学性思考的《情感简史》（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一书中，在探讨以爱为代表的情感时，
认为“爱是贯穿人类进化过程、存在于每个个体以致整个西方文化的一种历史性的情感。而正是这种

情感定义了我们人类本身”［６］２。不难看出，爱对人类整体经验意义具有建构性作用以及创造性意义。

那么爱作为一种情感形式，又是如何具体地起到的构建作用呢？

２　爱：对话性伦理范式
巴恩斯从两种事物的叠加，两个人的相遇后世界的变化来表现爱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强调了爱的持

续过程中的对话性质。这更印证了爱的动态性与事件性。如同纽斯鲍姆将“现实”爱定义为“一种关心

的态度，即人们可以主动地愿意向另一个人表达出来”［７］１５１，因此是道德的一部分。它构成了人与人之

间的一种交往模式，是自我生存模式的一种确认。以对话为形式的爱，是生存秩序与意义的加强与稳

固。这也正是巴恩斯所说的，当两种事物、两种人放在一起后，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

巴恩斯认为在爱的本质中，实则存在一种生存性对话模式的构建。第三部分中，巴恩斯重点描写了

其在爱妻逝世后的悲痛之情，细致地刻画这种情绪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从而从反方面表现爱的作

用。“悲痛如同死亡，平庸而特别……悲痛又因人的性格各异……悲痛是人的一种处境，而不是一种身

体状况，因此它可以被忘却，却无法治愈”［５］７０－７１，“悲痛重新配置了时间长度、结构以及功能，甚至空

间”［５］８４等等。显然，悲痛被描绘成爱的对立面，悲痛的开始即爱的缺失实际上是“一种事物模式的缺

失。或许悲痛，不仅毁坏了所有的模式还毁坏了相信这种模式存在的信念”［５］８５。巴恩斯所提及的这种

模式正是爱的建构与力量的体现。后文巴恩斯也引用了著名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ＦｏｒｄＭａｄｏｘ
Ｆｏｒｄ）谈及这种模式，“你结婚是为了继续对话”［５］１０２。如此看来，这种对话模式一旦建立，死亡又怎么能
破坏它。“悲伤与哀悼恰恰是对爱的确认和记载，是构建身份和意义的基础”［８］。同样，哲学家巴迪欧

谈及爱的建构时，认为爱处理的是一种分离和分散，处理的是“两”（Ｄｅｕｘ）的问题；同时，这个“两”进入
情境之际，以一种新的方式体验世界，采取一种偶然的方式，即“相遇”，因此这种建构不再是从“一”而

是从“两”的观点来看。然而，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建构，需要不断地跨越空间、时间和世界所造成的障

碍［４］５９－６３。换而言之，在爱的建构中，涉及到“两”即差异的理解与信任。在爱的事件中，个体从“一”的

独断式体验转变成更有包容性，合作性和发展性的“两”式对话性建构。可见，巴迪欧是将人们常说的

炽热的“爱情的体验”与“爱的建构”相区别的。在文中最后一部分，巴恩斯阐述了在一段时间内，在与

悲痛斗争的过程中缅怀爱妻，并回忆过往与其共同建立的种种“生活模式”。而事实上，巴恩斯发现，妻

子一直以一种想象式的形象存在于脑海中，他们的对话依旧继续着。当穿越悲痛的迷雾森林，巴恩斯终

于清楚“一个人死了只能说明他不再活着，却不代表他不存在”，于是继续与妻子对话，分享他的日常生

活，依旧保持两人之间的亲密语言，把已经死去的她外在化，因为现如今她已经内在化了［５］１０２－１０３。爱的

建构已经使得世界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诞生。“爱并不把我们引向高处，也并不把我们带向低处。它是

一个生存命题：以一种非中心化的观点来建构一个世界，而不是仅仅为了我的生命冲动或者我的意

义”［４］５５。

而事实上，这种爱的建构其实就是作为人的伦理道德秩序的建构。作为接受差异，以辩证的“两”

结构发挥作用的爱，可以以一种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的方式筹划经验。著名学者迈克尔·莱文森（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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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白雪花，等：论巴恩斯《生命的层级》中爱之本质

ｃｈａｅｌＬｅｖｅｎｓｏｎ）认为，巴恩斯是将爱作为治愈讽刺的良药。在《尚待商榷》（ＴａｌｋｉｎｇｉｔＯｖｅｒ）这部作品中，
当主人公奥利佛陷入爱河之后便不再处处讽刺、咬文嚼字，而是难以抑制情感。此刻情感和行为表现出

了一种一致性［９］８１。而《生命的层级》“深度的丧失”这一部分从丧失到认知，其实探讨的就是爱对经验

的构建与确认作用。这一部分着重侧重描述巴恩斯对于丧妻之痛的具象描述。爱尔兰当代作家科尔姆

·托宾（ＣｏｌｍＴｏｂｉｎ）这样描述巴恩斯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丧恸，“把最私人的感受、想象和事实间接表
达并传递给他人，组织处的句子将从反映作者转向让读者更集中鲜明地洞见现实世界”［１０］。悲与思在

小说中得到了恰当有力的结合。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及了一种与理论知识相

对的道德知识，其核心在于对自我理解的实现，即对自我生存意义的确认与知晓，已构成伦理的基本范

式。在作品中，巴恩斯更是多次提及了这种超越情绪体验而上升到伦理维度的精神活动，如第一部分热

气球升入高空后的幸福感，“在这安静的精神空间，气球飞行员们体会着身体与精神的健康状态。高度

将所有事物归于它们的本位，归于真理”［５］１３。爱，不仅是愉悦的体会经验本身，而是一种上升到精神，

道德的建构方式，如同巴迪欧所言，“爱是通向真理的步骤”［４］７１。这种通过爱企及的真理并非客观绝对

之物，而是一种具有事件建构性的普世之真。这里，由恋人的相遇时爱的宣言开始，“由相遇事件慢慢

过渡到某种真理的建构过程的开端。用某种开端，把相遇的偶然固定下来。通常，爱情开始之后，这种

开端充满着新世界的经验”［４］７５。爱情使得偶然的经验得以被固定建构起来，因此偶然转向一种命运。

这种建构方式穿越了肉体生死之界限，在作品最后一部分巴恩斯在其爱妻死亡后仍然与其交流似乎实

现了一种朝向永恒、替代信仰的忠诚建构。

３　爱：信仰性实践智慧
如果如巴迪欧所言的“爱是通向真理的步骤”，那么巴恩斯作品中，爱又与哪种真理相关呢？爱的

根本意义有在何处呢？在《生命的层级》这部作品中，巴恩斯实则解释了上帝缺失的情况下，人类对于

升空的向往以及坠落后的悲痛。从虚构到现实，空中到地面，巴恩斯完成了爱的回顾，悲痛的克服，到最

后的平静与释然，剖析了爱与悲痛的本质意义，即其生存层面的意义。可以说，巴恩斯似乎坚信将爱本

身作为一种信仰的可能性。

进入现代社会，“信仰危机也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疾患”［１１］。巴恩斯这

部围绕情感主题的发声之作实则为当今这种危机提供了一种出路。在其另一部书写历史主题的名作

《１０１／２章历史》中，单独以“插曲”一章对爱进行集中地论述，准确地说，是一段为爱的辩护，“我可以告诉

你为什么要爱。因为世界历史———它只会停在爱的半房前，将它夷为碎石瓦砾———没有爱便会陷入荒

诞”［１２］２２２。爱并非单纯的浪漫，欲望之力，而是一种抵御历史压迫之力的必要模式。爱成为一种类似宗

教的力量。宗教和艺术都要臣服于爱，因为爱，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并认识自身作为人类的根本意义。

爱对人类经验的建构与指导折射出其某种普遍意义的存在。柏拉图论述到，“在爱的冲动之中，有着某

种共相（普遍）的某种萌芽，朝向被其称作理念的东西”。而这种普遍的东西，被巴迪欧概括为一种“关

于普遍性的可能的个体经验，就哲学本身而言这是本质的”［４］４８－４９。而这种普遍性的真理就在于从

“两”而不是“一”的方式去体验世界。巴恩斯从爱与上帝之关系角度更能说明这是怎样的一种真理。

“先是尼采，然后是纳达尔。上帝死去了，不会再注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注视自己。而纳达尔给予

了我们距离和高度来实现这种注视。我们看见了地平线以及绕月轨道上拍下的照片……我并不相信缺

席的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个故事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模式”［５］８６。不难看出，无神论者巴恩斯用爱取代了

上帝的位置，作为人一种可能信仰进行想象性的建构。而这种真理就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维系与筹

划。可以说，“爱扛起了一种类似宗教力量的旗帜”［１３］６１。因此，人类克服高度获取了上帝的位置，可以

在自身之外看到自己，理解自己，这正是具有某种共相的，普遍性的真理所在。而这种高度的获得正是

由差异性的爱出发得以实现的。超越于个体之外审视自身，便构成了一种伦理内涵，这也印证了情感的

伦理内涵。在这里，情感具有了智性的内涵。玛莎·纳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Ｎｕｓｓｂａｕｍ）在《善的脆弱性》中分
析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观点，“道德勇气和道德决断不能离开情感因素。换言之，实践智慧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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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理性’的部分”［１４］。巴恩斯在作品中，意在以爱———人之为人的特殊的情感属性关联，传统意义

上“非理性”的因素作为生存意义的指向，这一点与纳斯鲍姆的观点不谋而合：“情感具有激烈性与迫切

性，因为情感与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那些目标和计划有关。”［１５］

可见，作为爱的目标的真理并非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而是由差异性的“两”而展开的新的世界。

这个观点与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也不谋而合。海德格尔在阐释柏拉图洞穴寓言时得出，真理就是无蔽状

态，世界得以展开。安德烈·布勒东（ＡｎｄｒéＢｒｅｔｏｎ）又从事件的角度进一步解释这种真理状态，“事件
与爱有着极亲密的关系，说到底，爱是这样一个时刻：时间洞穿生命（通过爱的宣言、偶然的事件，穿透

了生命的存在，而变成必然的命运）”，这种真也存在于艺术作品之真，“艺术就是在思想的秩序之中，完

全地赋予事件以事件应有之价值”［４］１０８。这些事件其实也就是真理的再表现，“真”的世界之呈现。而

爱正是通过有差异性的个体的共同经验而使得具有事件性质、普遍性的真理在文学作品中发生。这是

人了解自身，了解世界的一种实践知识。在巴恩斯的笔下，爱取代上帝成为信仰式的实践智慧。

４　结语
爱是《生命的层级》中贯穿始终的主题。巴恩斯将克服重力升空而达到上帝管辖范围的热气球运

动比作爱的历程，而通过贝哈特与伯纳比之间的短暂恋情呼应现实中自己与妻子的深厚感情，最后通过

悲痛与哀悼之情，在书写爱的得失过程中，探讨爱的本质。爱是一种想象式的生存建构模式。正如在文

中，纳达尔作为现代人的代表，将摄影与气球运动结合，以热气球运动为喻体的爱，成为人类把握、体验

生活本真意义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作为生存模式建构的爱，是以差异性、对话性的“两”结构替代“一”去

经验周遭从而使生活世界具有全新时间性，因此是一种伦理范式；巴恩斯进而试图在上帝缺失的语境下

重建一种类似宗教、类似信仰的爱的实践维度，从而使其超越情感维度，在事件中洞察有关人自身的真

理。巴恩斯将爱作为救赎存在意义的一种可能，试图揭示统领并建构生存秩序，从而抵到存在之真的本

质。因此，巴恩斯以《生命的层级》中的情感主题为伦理的主要诉求载体，使小说本身成为展现个体经

验的伦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英国小说及其批评传统中伦理道德这一主题以个体化情感的情境经

验形式得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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